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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凡是日文翻譯，全都是翻譯器+腦補之作。







小市郎是武士家的後代，今年只有15歲。他在市集因故與同齡的少年發生爭吵，最後演變成雙方的拔刀相向，技高一籌的他，不慎失手殺了對方。



由於對方的父母也是武士的身分，他們對於自己的孩子技不如人遭到殺身之禍，深感羞恥，因此不打算追究這件事。



「雙方都是武士家的後代，一場意氣之爭的結果，我們對外宣稱這是一件『意外』事故。」



對方的父母是這麼說的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雖然兩人都還只是孩子，但是雙方發生私鬥卻是事實，依照武士家族的嚴格規定，犯者必須自殺謝罪。



「我若是苟且偷生，就是把家族的名聲給弄髒了。」



「母親大人，就讓我切腹吧。」



小市郎很果斷的說了。





小市郎的親生母親在他出生時便已難產而亡，在他7歲的時候父親續絃，因此他的後母至今依然是一名相當年輕的母親。



兩年前，小市郎的父親因為任務失敗，被追究責任，而切腹自盡了，從此以後，家裡就只剩下後母與孩子兩人相依為命。





「因為那個人侮辱了母親的事，所以我才會動手的。」



「你已經做得很好了，我們就維護榮譽的切腹吧，我會和你一起下去見你的父親的。」



母親不聽事件的詳情，溫柔的笑了。



沒有血緣關係、年齡也相近的母子共同住在一個屋簷下，早就四處流傳著許多繪聲繪影的流言蜚語。



母親貌美嬌艷，孩子也擁有不遜於成人的俊美姿容。這讓母子通姦的傳言更增加了幾分可信度。



引發這事件的開端，就是孩子們從三姑六婆那聽取流言，然後當面嘲諷、羞辱小市郎而造成的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父親還健在的時候，小市郎曾聽見他們行房的聲音，母親的嬌喘隔著門板斷斷續續的傳來，讓似懂非懂的小市郎聽的是臉紅心跳，他不禁好奇的幻想著此時此刻的母親，是什麼模樣？



那一夜，他在夢裡見到了母親的胴體，也讓他體驗了第一次的夢遺。



她是一位既年輕又美麗的母親啊，偷偷抱持著對於母親這種背德的性幻想，卻是一件不能對任何人說出口的秘密，他只能苦苦的壓抑這股情慾，而母親卻似乎並未發覺孩子的異樣情感。



母親的名字是節子，十歲的差距讓母子兩人沒有太大的距離，他們住在一起，共同生活，也沒有刻意避諱的相互遮掩身體。



在更衣時、出浴間，小市郎多次的瞥見母親的裸體，她在夢裡的形象因而越來越真實與具體，那白皙的肌膚、豐滿的乳房、平坦的小腹、渾圓的臀部都一再加深了小市郎的慾念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在丈夫身亡以後，年幼的小市郎一夕間變得像大人一樣，令人懷念的男性氣味在家裡飄盪，依然瘦弱的身體卻擁有十分明顯的男性象徵，充分的顯示他已經是一個男人了。



孩子所抱持著對母親的淫情，她也早已隱約地察覺了，但她認為這是孩子對母親的孺慕之情，是從男孩長大成為一個男人的過程，因此她裝作沒有發現。



她把小市郎看作是一個可愛的孩子，但是除了這一份照顧孩子的責任感以外，她也將小市郎視為對丈夫的思念。每天從小市郎的身上都能看到丈夫的影子。



一個人獨守空閨的寂寞，讓她不知何時起，也漸漸的把那孩子當成是男人了，雖然自己的身分是母親，但有時也必須苦苦隱忍著心底那份身為女人的慾望。



在夜裡，她的手也會不受控制的伸向胸口與下體，在輕柔的撫弄之下、在不敢發出太大聲音的忍耐之中，腦海所想像的那個人的形象，究竟是漸漸模糊的丈夫、還是逐漸清晰的孩子，也越來越分不清了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完成了進行死亡儀式的準備之後，母親把孩子喚來面前。



「雖然你還年少，但也已經是一名武士了，所以你必須出色的完成切腹儀式而死。」



「在死去之前，我必須先向母親道歉。」



他很害羞地說出了深藏心中的，對於母親朝思暮想的淫情。



節子像在考慮什麼似的暫時沉默了一陣。



「淫情什麼的，不是一件壞事，不需要感到羞恥……」



女子喃喃的說道。



「透過這種儀式的死亡過程是非常痛苦的，我的力氣恐怕不足以幫你介錯，你只能獨力完成儀式了……」



「請母親放心，孩兒能夠獨自一人完成切腹儀式的，無須他人的協助。」



「你先去了以後，我也會立刻追隨你而去的。我從你的亡父那裡接下了養育你的責任，如今卻讓你還來不及長大成人便先殞命，身為一個失職的母親，我也必須向你道歉。」



「母親大人，您沒有任何道歉的必要。」



「也好，思念那個人的時候，曾不只一次的想要一死了之隨他而去。或許，對於女人而言，現在正是一個很好的死亡時機呢。」



節子紅著臉，有點害羞的笑著說道：



「小市郎殿下，這個切腹自殺的儀式就是你的初陣，我有一個臨別的禮物要送給你，你願意收下嗎？」



「臨別的禮物……」



「你還沒了解過女人吧。我們雖然是名義上的母子，但是並沒有血緣關係，在臨死之前，如果對我的這個身體不嫌棄的話，就任意的抱吧。」



她站起身子，輕輕的解開衣帶。



衣袍下，那副讓小市郎隱隱約約的瞥見過、卻從未接觸過的豐腴胴體，就這麼展現在他眼前。



流瀉散開的烏黑秀髮下，是母親泛著紅暈的嬌艷面容；白皙如玉的肌膚，搭配高聳的乳峰、深陷的乳溝；小腹以下的神祕境地，濃密的叢林之間，好似還帶著閃爍的光澤……



出於本能的，她用雙手遮住胸口，然後靜靜地躺了下去。



「母親大人……」



向下俯視的小市郎癡情的呼喚著，兩人一時之間沒有任何動作，只是默默地凝視著彼此。



「來，請抱我吧。」



躺在地上的女子的面容，已經不是母親，而是一個女人了，她閉上雙眼，將遮在胸口的雙手敞開，誘人的邀請著小市郎的光臨，那對飽滿、粉嫩的乳房隨著呼吸輕輕地顫動著。



男孩的手雖是猶豫，卻依然巍巍顫顫的伸向節子的胸部。



節子溫柔地摟著男孩的頭，將他抱入懷裡。



男孩一手輕輕的、不敢太用力的撫摸著節子的一邊乳房；另一邊的乳房則用嘴輕吻，嘗試性的伸出舌頭舔舐，最後在找到了乳頭時，便一口含住。



吸吮乳房的感覺相當陌生，又帶著莫名的懷念，那是自幼喪母的男孩應得未得的，而這時，耳邊傳來的女子輕微的呻吟聲，卻勾起了他的記憶，隨即也讓他僵硬與不自在的感覺，漸漸地由興奮感所取代。



節子的手向下探尋，在確認他的褲襠處已經高高的聳起之後，便替他解下了腰帶。



曾是屬於孩童的小小男根，如今在少年的身下，已成雄壯威武、堅硬無比的利器。若說男孩的初陣，是壯烈的切腹自盡的話，那麼他的陽物的初陣，則充滿了禁忌與背德，還有更多的興奮與發洩，即將進入母親的花園內開疆闢壤，種下自己的痕跡，一訴多年來的情思、一盡臨死前的慰藉。



然而……



「現在的我已不再是你的母親了。現在，我只是一個寡婦，一個將身體獻給你做為臨別禮物的女人。」



節子一手抱著男孩，另一手握住了堅硬的陽根，來回搓揉。隨即，她與男孩交換位置，翻身在上。



於跨開的兩腿間，用手指撐開濕滑的蜜穴，另一手引導男孩的陽物對準，腰部緩緩下沉，讓陽物慢慢的插了進去。



兩年了，節子終於讓自己久旱的牝戶再度被填滿。



男孩只感自己被溫暖的軟物包覆，無比的舒服，但是這舒服的感覺突然被無限的放大，因為眼前這副美麗的肉體，開始上下的擺動了起來，擺動的幅度與力道雖然還不強烈，對於男孩而言卻已是太過刺激。



不出片刻，男孩就緊緊的抓住節子的大腿，悶哼一聲，男性的情水不受控制的盡情噴射，儲藏已久的份量，讓精液射出的勁道又強又猛；



騎在男孩身上的節子感覺到一股由下而上的衝勁，朝著自己體內深處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撞擊，那一瞬間，她覺得自己彷彿全身都被貫穿了，這讓她的螓首向後一仰、乳房向上高抬、背部拱起，伴隨著一聲動人的哀吟，陰道開始收縮，就像在吞嚥一般……然後向前伏倒。



節子趴在男孩的胸前，愛憐的撫摸他的頭，擦去額頭的汗水，又溫柔地親吻他，兩人從輕巧的嘴唇相接，逐漸伸舌入口，相互交纏，下體依然緊緊的結合在一起，享受在高潮的餘韻之中。



休息片刻後，女子再度緩緩地擺動臀部，沒過多久，男孩在女子的陰道內萎縮的陽物又再次恢復了硬度。



「母親……我……我想……」



匆忙之間出精一次的男孩，希望可以更完整的認識女人身體的全部，節子自然應允他的所求，兩人再度相擁翻身，下上換位。



「請……好好的看吧……」



陽根退了出去，節子微笑著將雙腿分開，男孩睜開了一度緊閉的雙眼，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屬於女人的那處生命之源，通紅的嫩肉之間，還流淌著白色的液體，他用手指撐開把那兩片陰唇撐開，然後整張臉埋了進去。



「啊……啊啊………啊……」



男孩伸出舌頭探索那片神秘的桃源，包含自己的精液在內，品嘗著女人的蜜汁，青澀的口技卻讓節子倍受刺激，忍不住陣陣呻吟，甚至還用雙手輕壓著男孩的頭。



臨死之人再無顧忌，自己的媚態、癡淫都是獻給男孩的一部分，動情的呻吟聲讓男孩聽的血脈噴張，他不再猶豫，開始依靠著本能粗野的侵犯她。



攻守瞬間交替，女子將身體放任給男孩粗暴的動作恣意摧殘，男孩如餓虎撲羊般的竄上去，怒勃的陽物朝著充分濕潤的蜜穴一貫到底，他的雙手及口舌，對準女子的豐乳或揉或捏、或啃或咬，腰部則如打樁般一下又一下的搗弄、撞擊，雙腿則拼命的與女子的玉腿交纏，無論是上肢或下體的動作，全都非常用力，抵死纏綿，盡情的發洩情慾、愛意，也發洩那股對於死亡的恐懼。



此外，男孩的內心深處對於母親的這尊玉體即將染血，成為一具艷屍的事實，也隱隱產生了一種殘虐的快感，讓他的動作毫不留情，想要摧殘、想要占有，想要一起毀滅。



狂風暴雨的攻勢，節子概括承受，她的雙手緊摟著男孩的背，陰道也配合男孩抽插的節奏一次次的夾緊、收縮，就像母親對於孩子包容，也像妻子對於丈夫的完全奉獻。她好幾次的升空，空白，又好幾度的下墜，她知道，最美的一次要跟男孩一同度過，因為在那之後，就要一路朝地獄而行了。



不久後，男孩緊緊抱著女子火熱的身子，將臉埋在她的雙乳之間。



劇烈的喘息漸漸的平靜，兩人陶醉在年輕的肉體所散發出的香甜汗水的氣味之中，微微淺眠。



女子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做回母親的角色了。







「小市郎殿下，我已經不再是你的母親了。經過肉體的交歡之後，我就成了你的妻子了。到了黃泉我再向你的父親道歉吧。」



「母親大人……」



「現在應該改口喚我節子了唷。」



女子微笑著說道，一邊擦拭著自陰部流淌的淫水。這是與令人懷念的前夫交歡之後的固定習慣。



小市郎帶著不可思議的目光看著節子的動作，他難以想像，原來女子能展現出如此艷麗的姿態，美麗與淫糜共存，非但不互斥，還融合的巧奪天工。



他突然間看起來就像是個大人一樣了。







「節……殿下(Dono)」



「只需直呼我的名字就好，不用再加上任何敬稱囉。」



兩人四目相對，眼波流轉，不禁一齊笑了出來。



笑聲徘徊在充滿情慾氣味的和室內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接近黎明的時分，腹部與咽喉都已經切開的小市郎，完成了切腹的儀式，他的手腳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陣子，不久之後便倒臥在血海之中，不再動作。



節子默默的為他闔上雙眼，溫柔的擦去噴濺到臉部的鮮血，她毫不在意自己身穿的白無垢被小市郎流滿一地的鮮血染紅。







用清水洗淨了雙手後，她在鏡子前確認自己的妝容。



「我該以一個母親的身分而死，還是做為一個女人而死呢？」



鏡子裡面的少婦對著自己詢問。



久曠的身體，與情郎激烈的交合後，充分得到滋潤，令她原先有些慘白的面容染上一層紅暈，顯得美艷非常。



紅腫的陰部依然有小市郎殘留的精液陸續流出，使她下體的衣裙都被沾溼了。



如果維持這副模樣死去的話，驗屍的時候會出問題。若是他們檢查了女子的陰部，不久前的那一場靈慾交歡的事實就會被發現，這樣便直接證實了那些傳聞，儘管她認為這是很愚蠢的事，但是她還是想避開母子通姦的非議。





孩子以武士的身分死去，母親從旁見證了之後，也追隨亡夫殉死而去，這是官方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的事實。



她仔細考慮了一陣子，若是放棄母親的角色，純粹以女人的身分死去，那她與小市郎之間並沒有正式的名分，也無法在後世留下一個名字了。



做出了決定以後，節子解除衣帶，鬆開束繩，盤腿坐了下來，她的陰部依然殘留著被男根粗魯侵犯的那種火辣辣的觸感。



取出了細身的小柄（アゴろ），將冰冷的刀鋒對準了陰部，刀刃的寬度不到一吋，輕薄而尖銳。陰唇用手指岔開，緩緩地把刀刃刺入。



鋒利的刀刃朝著體內深處摧殘，劇烈的疼痛感貫通腰部，她深吸一口氣，小柄瞬間抽出，鮮血立即泉湧噴濺，將遺留在體內的，那些激情後的淫水也都一併流出。



陰道的洞口鮮血淋漓，這樣即使在驗屍的時候被檢查了陰部，母子通姦的證據想必也無法成立了。她把小柄插回陰部，調整了內褲的位置，然後改回正座的姿勢。



血淋淋的玉手在腹部探索適當的落刀位置，腰部以下仍處於疼痛、麻痺的狀態，依然可見女陰處不斷泛紅、擴大的血漬。



她將袖子捲起來，反手握著懷劍。對準肚臍下方一吋柔軟的部位，從最左側刺入，一字形的橫向另外一側切過去，劇烈的痛苦讓她幾乎難以忍受，喘息變得粗重，額心也冒冷汗。



「啊…………呃…………」



她改用兩手齊上握緊刀柄，身體立直，利用地板做為支撐，狠狠的繼續向右側切過去，不顧渾身的顫抖，將柔嫩的皮肉一吋一吋的撕裂，終於，鋒利的刀刃來到了那片茂密草叢的邊緣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那是野獸才會犯下的罪業，而我親眼目睹，親手讓它發生。



雖然彼此只是義母義子的關係，但是跟兒子發生了肉體關係，受到這麼嚴厲的懲罰也是理所當然吧？



儘管如此，小市郎是我的兒子，也是我的丈夫，我一點也不後悔。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「啊……啊……小市郎殿下……」



下腹內的子宮彷彿聽到了這聲呼喚，騷動不已。



女子的切腹才將近一半，她決心一鼓作氣的衝刺，用盡全身的力氣重重一壓，激烈的痛楚快速奔走全身，但切割的方向卻沒有向右，而是向內側更深的埋了進去，懷劍的尖端將腸子狠狠的撕裂，再難移動分毫。

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………咕呃啊啊啊…………」



抬起來的身子再難支撐，鮮血淋漓的臀部砰然倒塌，她劇痛難耐的瘋狂翻滾著，在拼命掙扎的之下，弄得自己衣裙散亂，而懷劍依然插在下腹，直立著對外突出。



節子一邊與劇烈的痛楚掙扎搏鬥，一邊艱難的抽出了插在陰部的小柄，不假思索，狠狠的朝著咽喉一刺。眼前頓時成了紅色的世界，而感覺逐漸變得遙遠，大量的鮮血不停地湧出，而苦痛卻是慢慢地遠離、消散……



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      ＊＊＊



由於少年惡意的私鬥，決定以死謝罪，做為道歉，放置在小市郎的遺體旁邊的遺書裡面如此寫著。



女人的遺書裡面，則寫道自己身為母親，未詳盡教育督導之責，對此事無法預先阻止，因此以死向她的亡夫道歉。







小市郎切腹以後，倒臥在他自己的血海之中。



女子則在隔壁的房間實行一字切腹，下腹深深插著懷劍，喉部則插著一口小柄。



房間之中鮮血飛濺的到處都是，女子的屍體上直挺挺的插著兩把劍，她仰面朝上，全身血汙，衣衫不整，甚至連陰部都外露了出來，那姿態看起來是淒慘之極。



「看的出來，是由小市郎先進行切腹的，由於女性的臂力不足以砍下首級，因此他無法期望得到介錯的幫助，只能單獨的進行切腹。從肚臍中央的下方淺淺的切入，再深深的刺進去，然後向上，把胃部、腸道等器官割裂，儘管這種做法會非常的痛苦，但是一鼓作氣讓血液快速地流失，就能縮減受苦的時間，小市郎雖然年少，卻非常漂亮地完成了切腹啊。」



負責驗屍的官員在檢查傷口之後，深受感動而喃喃的說道。



「女子也進行切腹了是嗎？採用肚臍下方的一字形切腹，由於力道不足，因此傷口較淺，下腹中央深深插入的懷劍把周圍的血肉都捲起來了，因為拔不出來，所以用小柄刺了喉嚨尋求解脫嗎？想必是受到長時間的痛苦折磨啊，痛到在地上打滾，所以才會把鮮血噴得整個房間裡面到處都是。



腹部及咽喉的刀刃都還直挺挺地插著，連私處都露出來的死狀實在太不堪入目了，女子即便不選擇切腹的儀式，直接採取刺胸或是割喉的方法都不至於會死的這麼難看啊，她愚昧的選用了切腹的方式，難道天真的以為這是很輕易就能辦到的事情嗎？」



他一邊唾棄女子的表現，一邊檢查著她的陰部。



該器官被割裂，陰門與肛穴之內都有鮮血流了出來，此外，並沒有發現淫水的跡象。



「這兩個人是，皆擁有美麗的外表，如同姊弟一般的母子呀，母子通姦的流言時有所聞，讓他們備受屈辱。如果他們在臨死之前有過苟合之舉，就代表傳言是真，但是我並沒有發現這類的痕跡。



儘管她的死相如此難看，但是這名女武士最終也算是完成了漂亮的切腹啊，這名女子對於切腹的決心、對於切腹將承受的痛苦的覺悟，或許都是為了抗議那些無端的流言蜚語啊。」



俯視著女子模樣悽慘的死亡姿態，他雙手合十，誠心膜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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